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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日寇暴行我亲历的日寇暴行
林洪浦

一

我叫林洪浦，今年94岁。回顾所
经历的抗日战争，曾经目睹的那些日
寇暴行，我有些话要告诉后人。

我从小住在招北县（今招远的一
部分）川里林家村，处在招远、黄县、栖
霞的交界处，是地方武装、人民政府常
驻之所，也是日伪军觊觎之地。

1941年春的一天，刚吃早饭，就
听到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一枚炸弹在
南屋林玉山西厢房炸响，把住在东间
80多岁的老奶奶震到炕下，胯骨摔
碎。老人痛苦地喊着：“痛死我了！这
么大的雷呀，我这么大年纪还不记得
不下雨打过这么响的雷！”我与其东邻
林玉争爷爷一起，费很大劲才把她弄
到炕上，可老奶奶不到10天就去世了。

过了不到三天，日本人又扔炸弹，
把林世东家的锅碗瓢盆、桌子板凳、
锄镰锨镐、粮盐衣物、院墙门楼夷为
平地、一片焦土，一家五口失去一切
生活用品，无法生活。两口子有三个
儿子，最大的6岁。一家人只好闯关
东，从此失去了音信。

这一年秋又一次扫荡，日本人把
我村会首（村长）林殿仁抓去，要他交
出粮食。殿仁说：“良民都没吃的，上
哪儿找粮食？”实际上，殿仁知道粮食
藏在哪里。日本人把他吊在家庙里毒
打，“限三天送200斤白面到北马炮楼
里领人”。后来，殿仁被枪杀在刘家西
河里。他儿子在哈尔滨当瓦工，邻居
的大媳妇让我去龙口，找我三叔给殿
仁儿子发电报：“父急病去世，速
归。”第二年，其二女儿让日本鬼子污
辱，在东厢房踩着磨盘吊死了。我又
去找三叔发电报，这次回来，他儿子领
着老婆孩子去了东北，再没回来。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林海田一
家开山后上山拾草，晒干后挑着去黄
县卖，回来在扁担头上换几斤粮食糊
口。这天没回来，邻居亲友顺着林海
田经常卖草的地方来回地找，天亮了，
才发现他被日本鬼子枪杀在唐家北山
上，头打穿了，血流满地，怀里还抱着
扁担。

一天，我赶着牲口到黄县的三叔
家送三婶，到了东门有日伪军把门，说
是要检查，其实就是要钱。我老娘给
了几元当时日本人发行的敌占区钞
票，日伪军嫌少，让我把被套拿下来检
查。我不愿意拿，说里面没有八路。
一个鬼子从岗楼出来，照我左腿肚子
踢了一脚，又照着被套刺了两刀，我老
娘赶紧又给了些钱，他们才放我走。
我非常气愤，想长大了一定要跟他们
斗到底。

黄县离我家四十五里地，被日本
鬼子一折腾，我走到离村五里路的黄
县界沟刘家时，天已黑下来。忽见一
人一手拿棍子，一手提篮子。走到跟
前才看清，是我村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林海田的老婆，我称她大娘。大娘小
脚，走起来左右摇摆，我赶紧从牲口上
跳下来，让她骑上。她难为情地哭着

说：“大侄子，你可千万别对人说，我到
黄县要饭了，让人笑话！你大爷让可
恨的日本鬼子打死了，没有当家的，上
有老下有小，我不要饭，谁给吃的，没
办法呀。”

二

最残酷的一次扫荡是 1942 年
11月22日，奶奶喊着我的乳名：“快
起来，鬼子来了。”那天大雪纷飞，西
北风劲吹，天气特冷，枪声四面八方
都响。我抓上棉袄，提着裤子急忙
往外跑，爷爷大声张罗：“牵上骡
子！”我西头邻居林玉亮、林青和也
各牵着骡子。我与玉亮由北埠小道
向七夼我姑姑村跑，林青和向西北
跑。最后，林青和自己回来了，骡子
让日本鬼子抢去了。枪声渐渐地向
东南方向响去，我与玉亮才敢牵着牲
口往回走。走到村北头，见东庙里的
学校火光冲天，我急忙跑到学校，只
见南北屋四大间、西厢房两间、东墙
里两大间烧得一片狼藉。东墙里东
廊坊两大间原来是放置锣鼓、高跷、
服装之地，那是每年正月初一至十
五，周围各村耍秧歌的用具，这里也
是大姑娘小媳妇在院子里踢毽子、
荡秋千各显其能地比赛游戏的场
所。从此，那些场景再也看不见了。

我当时读四年级，学校被烧，没
有地方上学了，只好在各族家庙里上，
座椅板凳是白杨树板子，两头用砖头、
石块支起。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震惊中外
的“马石山惨案”。日本鬼子组织了2
万多名日伪军，由冈村宁次亲自坐镇
青岛指挥，妄图把我胶东军队党政机
关一网打尽，全部消灭。那天，我村最
惨的是欢明一家，他在村北被日本鬼
子捉住，让其挑着吃的向南走，走到莫
里村南走不动了，被枪杀。在我们家
乡有个风俗，人死后，后人要拉着杆杖
去东庙外土地庙送魂。欢明无后人，
只好由新媳妇拉着杆杖、戴着白布条
去送魂。街坊邻居老少爷们见此无不
掉泪，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的残
暴。媳妇不久改嫁，祖母得了抑郁症，
不知东南西北，耳朵也聋了，不知何时
死在家中，这一家人被日本鬼子害得
家破人亡。

1945年 8月 24日烟台解放，日
本鬼子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日
暮途穷。胶东五旅13团决定把地处
胶东要道、经常外出扫荡的日本鬼子
据点拔掉。事先由区干部部署，我村
和宅科村各准备4抬担架，需要10个
人，结果20多人争相报名。一夜之
间，炮楼全部被炸掉，小鬼子被消灭，
周围群众欢呼雀跃！

历史不能遗忘，当年日寇侵华暴
行，是我一生抹不去的痛苦记忆！今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要告诉后人，
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我们国家建
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龙泉寺传说
于建章 费振波

在牟平区王格庄镇下费格庄村
东南，曾经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龙泉
寺，两边厢房各六间，大殿三间，殿内
供奉着龙王爷神像，一年四季香火不
断。1946年，龙泉寺被改为学校，
1966年被拆毁并建起新的学校。关
于龙泉寺的来历，还有一段曲折的故
事，至今在村里及周边流传。

传说几百年前，下费格庄西山有
一座庙，里面供奉着佛爷像，佛爷的
心脏是用一颗银锞子做的。有一年，
一个外地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银锞
子的消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悄悄地来到庙中，扒开佛像的心脏，
偷走了银锞子。巧合的是，就在这天
晚上，下费格庄村的会首（相当于村
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佛爷一
副惨相，哭丧着脸告诉会首：“我的心
脏被人扒走了，不想再在此居住，想
换一个地方。”

第二天，会首带领着几户村民来
到西山的寺庙一看，大惊失色：果然
佛像的身上被人弄了一个大窟窿，里
面的银锞子无影无踪！看到现场的
惨状，会首立即回村组织几十名村
民，来到西山的庙里搬迁受伤的佛
像，准备把佛像搬迁到下费格庄的
东塂，在东塂重新修建一座寺庙，供
奉佛像。当大家把佛像抬到下费格
庄村东南时，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
了：三根抬佛像的很结实的杠子都
齐刷刷地从中折断，众人无法前
行。会首和村民们在惊讶之余，都
一致认为这是佛爷看中了这块地
方，就在此修建庙宇吧。于是，村里
人就在此大兴土木，修建了新庙宇，
名唤“龙泉寺”。

1946年春，为了让解放区的孩
子们有学可上，人民政府把古寺改
造为学校，吸收附近的穷人孩子来
上学。“梵音转书声，寺改学堂承文
脉”，这是1946年陈毅同志对龙泉
寺的高度评价（《牟平下费格庄村
志》）。1966年，村里规划改造，将学
校拆除，另在他处新建了宽敞的学
校。龙泉寺院子里有大型龙雕塑，
一块三尺多长一尺多宽的龙眼石被
村民们保留下来，一直放在龙泉寺
的遗址上，至今让人频发思古之幽
情。如今，在龙泉寺的旁边有一座
大型的“龙头水库”，是 1979 年修
建，因旁边曾有龙泉寺大型龙雕塑
而得名。

秋社
刘甲凡

秋社是我国的传统节
日，它是古人祭祀社神（土地
神）、庆贺丰收的节日，“中国
农民丰收节”与其可谓一脉
相承。

秋社也叫社日，源于上
古时期人们的土地崇拜。
古人秋天祭祀社神，以感谢
土地给人间带来丰硕的果
实，让人们得以繁衍生息。
秦代以前只有春社而无秋
社，汉代以后开始出现春秋
二社。每逢秋社，劳动人民
通过祭祀社神的方式，来表
达他们对风调雨顺、获得丰
收的欣喜之情。当秋社到
来之时，民众集会竞技，进
行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并
集体欢饮、通宵达旦，非常
热闹。就像唐代诗人李若
水在《村家引》里写的那样：

“邻老相邀趁秋社，神巫箫
鼓欢连夜。”后来，这种形式
逐渐演变成近代庙会之类
的民俗活动了。

春社和秋社的设置，与
二十四节气密切相关，充分
地体现出了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春社的时间在立
春后的第五个戊（天干的第
五位）日，与此相对应，秋社
的时间就在立秋后的第五
个戊日。我们都知道，从立
秋开始，经处暑、白露到秋
分，这几个节气之间的时
间是 45 天，而 5 个戊日是
50天，这样粗略算下来，秋
社大约就在秋分后那几天
的时间。如 2025 年的秋社
日就是公历 9 月 26 日，农
历八月初五，秋分后第三
天。也就是说，秋社始终
与“中国农民丰收节”紧密
相连。

在我们家乡，庄户人家
对秋社并不陌生，民间很早
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脍炙人
口的谚语：“人过三十，草过
秋社。”前一句是说人过了
30 岁就过了巅峰期（古代
人的寿命很短），开始走下
坡路了；后一句是说草木过
了秋社，山野间的茅草籽粒
也都成熟了，并开始由绿变
黄。一夜淅沥的秋雨，一场
萧瑟的秋风，往往三五天的
工夫，漫山遍野就披上了金
黄色的秋装。

民俗采风
烟台故事


